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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老师

李银环： 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教导
主任。 面对听力损失重、年龄差异大，多重
残疾多等现状，她研究发音规律，总结出活
动舌位图等方法，使大批聋儿开口说了话。

我愿意 用奉献播撒希望 我愿意 用心灵呵护学生
少数民族学生给了我太多的幸福

我是大连理工大学一名普普通通的大
学教师， 同时兼任少数民族预科班班主
任， 从1986年起， 到现在已经做了27年。
我带的是来自新疆的40名学生， 分属维
吾尔族、 塔塔尔族、 哈萨克族、 俄罗斯
族、 锡伯族、 蒙古族等8个少数民族。 这
些学生既有当代青年人的共性， 又有少数
民族孩子的特殊性， 因此， 多年来我都尽
力用爱心和责任心去做好每一件事。

每天上课前十分钟， 我都会给学生播
报新闻， 让学生了解国家大事， 还有青年
人喜欢的时尚信息。 逢周末休息， 就与学
生一起去爬山， 一同走滨海路木栈道， 一
同去参观现代博物馆、 达沃斯会议会场、

自然博物馆等， 既锻炼身体， 便于交
流， 又增进感情和了解。 北京

奥运， 神七升天， 世博
会开幕， 南非世界

杯， 我和学生一起在电视机前收看， 一起
放声高歌。

每到中午， 我们一起到清真食堂用
餐； 每逢古尔邦节、 开斋节， 我和老伴都
在家里摆流水席， 做出地道的清真大盘
鸡、 炒羊肉、 馕包肉， 连续几天， 让全班
学生轮流来吃上一顿， 让他们远离家乡仍
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少数民族学生生
长、 生活的状况， 工作之余， 我还自费多
次赴新疆家访、 考察， 走过天山南北， 到
过大雪封山的果子沟， 穿过无边的沙丘与
戈壁， 体会到他们上学路上的艰难之后，
我不只是善待他们， 而是张开双臂用炙热
的胸膛将他们揽入怀中。

27年来， 这些少数民族学生和我建
立起亲人的关系， 从最初的老师、 “老
爹”， 到后来的“爷爷”， 我和学生们几乎

融为一家。 对这些孩子， 我格外用心， 从
内心深处尊重他们， 呵护他们。 元旦， 我
给预科班每名学生写了一张贺年卡， 收到
贺卡， 孩子们的回应是那么的热情， 我知
道他们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和期盼。

谁爱孩子， 孩子就爱谁， 少数民族学
生给了我太多的幸福， 他们的成长就是我
最大的财富。 买买提·尤里瓦斯已经成为
克拉玛依市人大代表、 奥运火炬手； 郭文
强博士后毕业， 已经成了新疆财经大学计
算机学院的副院长； 吴庆胜现在是乌鲁木
齐铁路局科研所电务研究室主任， 被评为
铁道部科技拔尖人才。 哈密提已经是乌鲁
木齐市开发区安监局局长……每逢节日，
我家电话铃声不断，手机要被短信撑爆了。
付出爱心，就会得到幸福的回报。学生说老
师是一个平凡的人， 能将平凡普通的工作
做成精品，做成极致，就是一种升华。

虽然我年事已高，但我的心还年轻，我
仍然走在寻梦的路上， 走在播撒党的阳光
的路上！ （本报记者 刘立凯 采访整理）

爱是榜样是坚守是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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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职校的学生绝

大多数听惯了训斥与

批评， 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
看着家长们期待孩子成功的眼神，

我深知肩上的担子很重。
爱是一种榜样。 我十分注重教师的

言传身教。为了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日常行
为规范，我带头打扫教室、寝室。 凡是学生
积极肯干的，绝不指手画脚；学生不会的，
我就手把手地教他们擦玻璃、叠被子、整理
房间。别看我是女教师，遇到脏活累活照样
抢着干，结果我所带班级的教室、寝室的整
洁程度令学校里的许多女生都自叹不如。

爱是一种坚守。 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
都是早出晚归， 一天将近有14个小时都
在校度过。 记不清有多少次， 我与那些陷
入早恋泥坑的学生促膝长谈； 记不清有多
少次， 我向生活有困难的学生伸出热情之
手； 记不清有多少次， 我陪着发烧的学生
挂盐水到半夜； 也记不清有多少次， 我利
用休息时间去学生家里登门家访。

爱是一种付出。 为了每一个孩子， 我
始终把工作放在首位。 有一次， 我的左手
臂突然肌键撕裂， 疼痛剧烈、 不能动弹，
但我还是忍着熬到双休日才去治疗。 这种
精神也感染了学生， 曾经有一批学生顶着
40多度的高温在船舶厂实习焊接， 很多
人的脸和脖子都脱皮了， 但没有一个人中
途放弃。 问起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孩
子们毫不犹豫地回答： 是我们的班主任。

爱是一种共鸣。 作为一名非专业教师，
我考了钳工中级工证书，能熟练地操作钳工、
焊工、汽车修理工的活，这让学生们觉得我不
是“门外汉”，有共同语言。 我是一名“指挥
家”，每年学校举行大合唱时，我亲自上台指
挥；我是一位“导演”，主导的小品、歌舞总能
在元旦文艺汇演中获好名次；我也是一位“教
官”，由我们班学生组成的国旗班总能在学校
的升旗仪式上出色地完成任务。我发现，当我
真正成为学生们认可的朋友， 当我真正走进

了他们的生活和心灵， 师爱就不再是空乏的
说教，而如涓涓细流，润物无声了。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采访整理）

给残疾孩子更深的爱
1988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 第一个

工作就是到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担任
特教老师。 24年过去了，我还在这里。

在很多人眼里，残疾孩子们就像是
一只只丑小鸭：思维迟钝，行动迟缓，有
的浑身上下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但我
觉得，他们需要爱，他们能成才。

教育的真谛就是爱心的无私奉
献。 但爱残疾孩子只有“爱的情感”和

“奉献”还远远不够，教师还要尊重学
生、了解学生、理解学生、引导学生。 教
育时要格外细心，“因材施教”。

我对孩子们从不呵斥， 从不出现鄙
视的目光，他们回答问题有错误时，我就
用微笑、耐心、启发、等待，引导他们正确地
回答。 当他们犯了错儿，我会摸摸他的头，
用眼神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 我从不急于
批评，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一群身患残疾的
孩子。 他们有耳无法聆听，有嘴无语争辩。

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上进心，就要让孩子
们感到老师一丝关怀的眼神， 一个轻柔的
动作，都饱含着从心底流淌出的真挚情感。

我记得一个姓王的孩子， 家里因为经
济困难要退学。 看着孩子被家长接走时一
步一回头的样子， 我从心里舍不得。 我骑
车100多里地赶到他家， 对他的父母说，
让孩子来上学， 问题我来解决。 感谢残联
给他送来了资助， 学校给他减免了学费。
那个孩子后来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 并在体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多次代表市、 区参加全国特奥会、 市特奥
会， 获得多块金牌、 银牌， 为我市、 我区
更为学校争了光。

24年过去了， 我教的近百名残疾学
生中， 有多人获得了市、 区红领巾奖章。
现在， 他们有的已走上工作岗位， 成为工
人、 农民， 有的顺利进入了普通学校或高
一级的学校。 我坚信， 残疾孩子也能成

才， 我愿做特教花园里的一名园丁， 一直
做下去。 （本报记者 施剑松 采访整理）

点亮孩子们的大学生活
我今年60

多岁了， 读过
军校 、 当过兵 、

参过战。 2007年6月
开始， 在吉林大学中心校

区南苑六宿舍楼里当宿管员，
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孩子们青春

朝气的面孔， 就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
一样， 打心眼儿里喜欢和疼爱。

2011年1月5日， 后勤中心提出要更
好地为学生服务。 从事理发二十多年的
我提出免费理发， 特别是针对那些有困
难的学生。 于是， 我从家里拿来了电推
子、 剪刀、 毛刷、 直板夹、 卷发器等理
发工具。 这些工具， 都是原来我开理发
店时留下的。 可刚开始的几天没有人来
理发， 难免有些失落。 3月6日是农历二
月初二“龙抬头”， 终于有人来找我理发

了， 我便穿起了熟悉的白大褂。 这一天下
来， 竟然有7个同学来理发。 很多同学还跟
我要了电话， 准备下次再来。 从那之后，
我每周的周六周日， 在门卫室为同学理发，
从来不收钱， 非常受欢迎。 南苑六舍一共
有男生约400人， 大部分都在我这里理过
发。 我的最高纪录是连续3个小时为8名男
生理发。 我现在已经成了同学们的“理发
师” 了！

除此之外， 我还在空闲时间帮孩子们
修修雨伞、 拉链和台灯之类的。 孩子们上
学也不容易， 我能义务为他们提供些力所
能及的帮助，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学习和科研中， 也是我最快乐和最
有成就感的事。 现在修补领取记录的本子
已经快写满了， 孩子们信任我， 我也有能
力帮助他们， 这让我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
充实而有意义。

在学校的日子久了， 和孩子们都熟悉
了， 也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有女同学因为
母亲去世抱着我痛哭的， 我就倾听并安慰
她； 有过年因父母离异无家可归的， 我就
把他带到家里吃年饭； 有因毕业各奔异乡
而失恋的， 我则跟他一起分析利害关系、
理清生活的思路……

孩子们一个个每天在这里来来往往，
一届届搬来这里又从这里起飞走入社会。
我旁观着他们的生活， 体察着他们的欢喜
与哀伤。 平时也乐意跟这些孩子们聊天，
帮他们分析一下生活中的问题， 从旁观者
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建议， 看到他们年轻的
面孔驱散了愁容， 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很多孩子毕业后也常回来看我， 说有多感
谢我。 其实， 我想说： 孩子们， 我应该感
谢你们， 是你们点亮了我这个老头子的生
活！ （牟靖 整理 赵滨 摄）

师生的仁爱超越亲子之爱

于漪： 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
长、 首届语文特级教师、 全国劳动模
范、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 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 我们所从事的教育肩负着神圣
的使命， 是在为国家培养后代， 为千家

万户培养后代， 这是倾注爱心的， 师爱
高于亲子之爱。 亲子之爱存在血缘关
系， 师生之间则没有； 但是师生之爱超
越了血缘的范畴， 是一种仁爱、 大爱。

教师爱学生不是挂在嘴边、 写在纸
上， 而是要身体力行， 化作实实在在的
行动。

陶行知先生说， “爱满天下”。 怀
着一种仁爱和大爱， 看孩子的感觉会不
一样， 会感到每个孩子都是生动活泼的
艺术品。 教师如果想到他们是国家的宝
贝， 是家家户户的宝贝， 就会发现孩子
们各有长处。 我觉得， 最调皮的孩子也
是最可爱的孩子， 我喜欢调皮捣蛋的男
孩。 调皮捣蛋的学生至少有两个优点：
一是身体好， 二是点子多、 思维活跃。
小时候打个架算什么？ 这是他们这个年
龄段的常态。 我批评他们， 但从来没有

惩罚他们。
如果能把学生的幼稚、 不成熟、 偏

激、 毛病当作常态， 那就会爱护孩子，
发现他们身上闪光的东西， 带给他们成
长的收获。 部分老师却恰恰相反， 觉得
这个孩子不懂， 那个孩子太差， 不愿意
去教。 这样的老师， 就说不上有爱心。
想办法把不懂的变懂， 把差劲的变好，
这正是老师的本事， 什么都懂还需要老
师做什么？

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 尊重孩子，
这是师生关系的黄金法则。 深入研究他之
后， 才会有教育的针对性。 兴趣是可以移
植的， 老师用心去加以引导， 学生就可能
发生根本的改变。 教育在于引导， 而不能
苛求。 如果老师对调皮捣蛋的学生进行
语言的暴力， 训斥他“你怎么能这样”，
就可能让他在错误的泥潭里陷得更深。

教师的仁爱、 大爱的重要体现， 是
在孩子的立身做人方面给予引导， 教他
们亲近真善美， 识别和抵制假恶丑。 我的
学生里会出现社会精英、 骨干力量， 那我
可能对未来社会的走向产生间接影响， 想
到这里，就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好学比学好
更重要，要帮助孩子形成旺盛的求知欲，对
事物保持好奇心， 为事业的长远发展打好
底子。 教师的仁爱和大爱促成学生的全面
发展， 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 通向
个人的教育梦， 也通向一个
更大的中国梦。

（本报记者
董 少 校
采访整
理）

当好“挑夫” 我一生无悔

代天久： 每天早上5点多钟， 沿着
杉木岩上近20公里山路一路步行， 为全
校40多名学生背“营养餐”， 被学生家
长亲切地称为“代挑夫”。

从1999年开始， 组织上安排我到
南广镇杉木校区当校长。 杉木村背靠海

拔1000多米的七星山， 今年5月才通水
泥路。 在此之前， 学校的教学用具、 师
生生活用品都是我用背篓背上学校的。

去年5月开始， 翠屏区实施了农村
学生营养餐计划， 但营养餐只能配送到
交通方便的校点。 为了让学生能准时吃
上营养餐， 我主动承担起运送任务。

从山下有一条通往杉木校区的盘山
小公路， 路程有近20公里， 但不通车，
为了将营养餐安全、 及时地送到孩子们
手中， 我选择了走这条长满了野草的山
路。

每天早上5点， 我准时起床生火做
饭， 吃完早饭后走到镇中心校， 8点左
右领到营养餐， 沿着宜珙路至还阳村，
横渡南广河， 再走近两小时的山路， 把
近40斤的营养餐背到杉木校区， 偶尔
有点感冒也没有间断。 如今已背坏了两

个背篓。 有3次不小心滑倒在一
米多高的土坎下、 稻田里， 浑
身湿透。 看到孩子们津津有味
地吃着营养餐， 我感觉再累也
值得。

没想到， 背营养餐的事引
起各级领导的关注和重视， 我
所在的杉木小学甚至所有的农
村学校改造已被提到上级的议
事日程， 现在南广河上的新桥
通了， 杉木村也通水泥路了，
营养餐的运送很快就会得到解
决。 学生吃的营养餐不用背了，
但精神的营养餐永远都需要人背
上， 当好“挑夫” 是我一生无悔
的选择， 我希望同事们继续当好
山村教育的“挑夫”。 我坚信， 教
育的明天会更好！ （陈楠 整理）

我的幸福是儿女满天下

李丽：1岁患小儿麻痹
症， 童年从未站起来过；

40岁遭遇车祸，从此与
轮椅为伴；41岁创

办“李丽家庭
教 育 工

作

室”，帮教10年，使数十万人受益，被誉为
“湖南的张海迪”。

这些年来， 无论是讲座， 还是咨
询， 我总是免不了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
是一名高中肄业生， 2003年放弃从商，
选择从事青少年心灵健康和家庭教育公
益事业， 老师的幸福是桃李满天下， 而
我的幸福是儿女满天下。

因为这份公益事业，我有幸与成千上
万个家庭和孩子结缘，儿子小强（化名）就
是其中的一位。 2011年夏季的一天中午，
本该在长沙市某重点中学读高二的小强
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湖南李丽心灵教育
中心”，渴望我们帮忙解开心结。

原来， 在他3岁时父母离异， 十多
年来， 他跟父母的交往话题仅仅建立在
钱和成绩上， 彼此缺乏陪伴、 沟通、 了
解， 读高一时， 本来就不够自信的他，

被一份青涩的恋情所伤， 自尊心严重受
挫， 成绩一落千丈。

那天， 我们像老朋友见面叙旧那样，
聊得十分投机。 当孩子把我当朋友敞开心
扉的时候， 我乘胜追击地邀请他当志愿
者， 陪我们一起到外地一所著名中学搞讲
座。 那天临走时， 我跟他半开玩笑半当真
地说： “宝贝， 怎么样， 我没有说错吧，
我的儿女遍天下， 今天我又多了你这个乖
儿子。” 没想到他立即亲切地叫了我一声
“丽妈妈好”。

自从我跟小强有了第一次的畅快谈心
后，他成为了我们中心的常客，我们举办各种
活动，都有意把他请来当志愿者。 2012年的
教师节，小强打来电话说：“丽妈妈，今天是教
师节， 我真的好感激您和中心的哥哥姐姐们
对我的帮助。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已经回到
原来的学校读书了。 丽妈妈，请您放心，我一

定
好 好
读 书 ，不
会辜负您的
期望……”

挂断小强儿子
的电话，我在心里说：其
实， 最应该向儿女们说感谢
的是“丽妈妈”。 如果没有你们的
需要，就没有我存在的价值；没有你
们的信任，就没有我前行的动力。

现在， 我常常怀念经历过的很多很多
故事， 有些故事似乎都很久远了， 又似乎
就在眼前。 那些已经长大或者正在长大的
儿女们，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你们在“丽
妈妈” 心中的形象， 永远是那么生动而美
好， 并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精神滋养。

（本报记者 王强 采访整理）

编者的话
如果把教育学生比作培育一颗颗种子， 那么，

老师就是阳光， 温暖着学生的心灵； 老师是雨露，
滋润着稚嫩的幼苗，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都离不开阳光的照耀、 雨露的涵养和沃土的栽培。
在老师关爱的目光和精心的呵护下， “小苗” 渐
渐长大。 在漫长的岁月中， 将小苗培养成参天大

树是为人师者永远肩负的责任。 教育是大
爱是仁爱， 当老师， 需要有一颗博大的

责任心和爱心。 今天， 让我们
向所有可敬可亲的老师
说一声： 老师，
辛苦了！

对艾滋病人最好的药是爱

桂希恩： 武汉大学医学部教授， 第
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
学教授。 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
得主， 2004年度“感动中国” 人物
之一。

1999年， 一位来自河南的

进修医生告诉我， 老家许多人染上了怪
病， 很多人无缘无故地死亡， 多年来从
事医学研究养成的职业敏感， 驱使我很
想去实地考察一番。 这一年的6月， 我
第一次来到河南， 也是第一次走进文楼
村。 那一次只带了11根管子， 结果抽
检的11个人中， 发现有10个HIV呈阳
性， 我非常意外， 因为这个村子里病人
很多， 而且这些人都卖过血， 这个问题
就很严重了， 因为这些血还可能给别
人。 这个村就是后来受到全国关注的中
国艾滋病第一村。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和大学教授，
看到这种情况， 如果视而不见， 不做点
自己能够做的事， 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些
人。

2001年5月的时候， 我联系到几位
生活困苦的艾滋病人， 给他们垫付了

路费， 说服他们来武汉配合研究治疗。
医院怕引起其他病人的恐慌， 把他们安
排到闲置的旧房子里， 但周围的居民还
是很不理解。 但是艾滋病患者同样享有
平等的生命尊严， 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
活接触不会被传染， 更为了给当时的社
会舆论传递一种正能量， 我把5位艾滋病
人接到自己家里， 跟他们同吃同住了5
天。

那几天， 每次给他们抽取血样都是在
自己家里进行。 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
险的工作， 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
感染的可能。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我还是
习惯自己来。 我自己也被抽过血的针头扎
过两次，所幸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正常
的防护措施我是有的， 但是我从来不戴手
套，因为我的手没有破损，给病人看病，是
不会感染的。 我愿意跟他们做朋友。“对艾

滋
病人
最 好
的药是
爱。 ”
（本报记者
程 墨 实 习
生 汪 亮 亮
采访整理）

张赛芬： 浙江省舟山职业技术学校教
师。 长期担任职校男生班班主任， 以校为
家、忘我工作、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被学校
领导、同行和学生称赞为“拼命三郎”。

杨海山：吉林大学中心校区南苑六舍的
宿管员。他主动要求承担起免费为同学理
发和修理东西的工作， 还与同学们谈
心、开导他们，带假期回不去家的
学生们回家吃饭。 被同学们誉
为“知心大爷”“有才大爷”
“万能大爷”。

邵春亮： 把来自边疆各地数十个民族
的千余名学生， 视为亲人， 被学生们亲切
地称为“老爹”、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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